在山水中找乐子：野鱼溪
野鱼溪
   　石柱县黄水镇东北约10公里处有一好去处叫野鱼溪。　

   　这一带本来就多奇山异水，野鱼溪则很可能是这些异水奇山的精华。
　“快乐王子”穿行在岚襟雾带之间，我们则透过车窗畅享沿途的水律山韵。虽时值隆冬，但这一带并不萧索。马尾松和云杉绿得深沉庄严，青杠和香枫红得热烈真诚，各种灌木藤蔓又形形色色地表达着自己的生命丰采，而突兀峥嵘的山石更是坚持着自己的原则，似乎要洞穿我等的灵魂……
　峰回路转，物换景移，一路风光已让我想入非非；然而当我们信步走进野鱼溪的时候，还是为眼前的景色砰然心动了。
　这是怎样的一个所在啊！
　一弯狭长的深谷，眼前这一段相对平缓。两厢重壁叠嶂，直参云天，山腰飘雾若带，山颊拥雾似巾，君子般顶天立地。谷底水瘦石硕，潭清沙白，乱石间细流脉脉，成渊处翠璧温温，处子样冰清玉洁——好一处神仙府地！
　我们逐级入溪，扶衣的蓝莹莹的野果我叫不出名，搔头的红彤彤的山豆是红籽儿——酸甜酸甜的，涩涩的——掺点包谷面捏成的红籽儿粑曾一度是我少年时的主食。而此时它正和那些带刺的、带钩的、夭矫的、婀娜的、土生的、寄生的林林总总的植物组成的近乎原始的丛莽配成了我的精神美餐。我就喜欢这种有幸免于人类积极自由的生态，哪怕就是树枝上的苔藓，石缝间的菌藻，也长得那么活泼可爱，好象他们都在自豪地向我诉说着生命的真谛。而我看到学校或公园里那些整整齐齐的千年矮、丁香花之类，心里总萦绕着一种凄苦。
　当我正咀嚼着这些难得的野趣的时候，小径一转，展开的世界几乎把我惊呆！一大片落叶的杉树林，株株玉立于溪边一款平地上，树叶橙红如丹，一半留在梢上，远看如深涧浮起一抹红云；一半落到地上，近观似中庭铺开一袭红毡。清寒朴素中一大片雍容华贵的橘红扑面而来，竟有些让人飘飘然。蹑步于红毡之上，松软弹绵，脚感十分舒适。林木深处，有人用几砣石头撑一块石板，四面再置几跎石头权作石凳；此时桌面上凳面上也铺满了厚厚的杉叶——显然好久没有人来此一游了。林边的灌木，多带刺，而红籽居多；绿的叶，红的果，铁似的干，针似的棘……一丛丛的长得自由而不张狂，率性而不霸道，和华贵的杉林呼应得如此的和谐。而此时这儿的静，静得只有沙沙的风声和偶尔的唧唧的鸟语——以致我们不约而同地放低声语，甚至屏住呼吸，只是一个劲的拍照，喃喃的交换感叹，生怕惊扰了这里的神灵。我们就这样自觉不自觉地遵守了宇宙的秩序，灵魂也好象在这氛围中接受了洗礼。
……
　这时正是2006年元旦的正午，我们从湖北的谋道镇驱车回涪陵的途中。同行者三人：昭民，升云和我。虽然此时已是饥肠辘辘，然而我们在这里彳亍留连，实在不愿离去。风景这个东西，本质上应该是一种心境。最佳的风景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九寨沟张家界的风景公认天下独绝，我专程去过，确实饱了眼福，但自觉没有今天这么惬意。眼前这景致，妙就妙在是我们意外的发现，这才配在喜字前加上一个惊字。再者，欣赏风景最好有二三同好，投情合契，并臻于天人感应。人太多则烦，所谓大煞风景；单独一个人又憋，“便纵有千种风情，更向谁人说”。而此时，这不期然而来的，这野趣十足的世界就专属于我们仨似的，没有喧嚣，没有争夺，没有比附，只有各择所爱，尽兴受用。哎呀，怎一个美字了得。好奢侈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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